
一

午后，子午岭，有无数生命正在时

间的大网上轻舞。

白吉坡这片水域，静到能听见螽斯

跳到金钻菊上的声音，还有鸣蛉、蟋蟀、

金龟子和纺织娘的。自然界的生灵都

在。在这个艳丽色彩涂满山野的季节，

谁也没有理由不兴奋。阳光穿过云杉

枝上松果的阴影，把明亮洒在突然撞入

子午岭腹地的访客的脸上、肩上。他们

走在山的背面，有时也现身于金色光芒

里，留恋青苔或仰头端详某棵奇异老树

的黄白树藓。栾树和杜梨关系隐秘，黑

色和淡绿色搭配绝妙令人叹息。他们

想从根部探索事物的真相，直至看见白

吉湖。

湖与晴空遥遥相映，阔宽湖面摇曳

出天空最微妙的色调变化：碧蓝、亮蓝、

浅蓝，极尽浩渺。还有白的流云。风徐

徐，吹碎白云，推出涟漪，岸上芦苇也乘

机伏腰，和木棉花一起，把洁白羽冠和

粉色花朵倒垂在湖水之上，轻轻拂弄，

来来回回。湖岸上玉米林的蓊郁让开

紫色小花的马铃薯、绿豆和紫苏地块显

得逼仄，它们穿插在所有能穿插的空地

——斜坡、洼地、小山丘，用嫩绿、鲜绿、

翠绿之剑挑开青纱帐的包围。

湘乐河从东南方向急奔而来，也就

是月牙形的一个大拐弯，它就把所有闹

腾都化为宁静在这里沉淀。一切都是

那样静谧、澄澈。是苍鹭一家打破了这

宁静，它们捕鱼，颈缩成“z”字形，从湖

岸边的香蒲丛里跃跃飞出，发出啁鸣，

两脚向后伸直，青灰色身影紧贴水面飞

翔，在划出几条平行墨线后，消失在山

岭深处。

二

这里的水，古称“北极泊”，由地下

水和河流汇聚而成，承担着附近乡镇村

民的生活用水，灌溉着上万亩良田。山

是莽山，又名横岭，桥山。古人以“子”

为北，以“午”为南，也称子午岭。湘乐

川、九龙川、平道川都源于岭西边。岭

上有辽东栎林、白桦林、山杨林、小叶杨

林、油松林和侧柏林等单纯树种群及杂

树。随山峦起伏的林海中，三角枫叶子

点点红，还有说不清是什么植物的白，

点缀着山麓，迤逦蔓延。这里水土肥

沃，林草丰茂，可农、可牧、可林、可渔。

主岭背脊，秦直道车辙印痕记录着前朝

旧事，烽火台招风云为伴，午亭寨、五里

墩等墩台关口废墟湮没在青青荒草中。

西边山坳里，孕育着雪松、油松、

白皮松的许多苗圃正翡翠般紧贴在大

地 上 ，但 却 眺 望 不 到 劳 动 者 的 身 影 。

没人不好奇林场人的生活。盘克林场

相关负责人介绍，林场每个护林员都

肩负保护任务，哪里有古树，哪里有河

流，哪里有保护动物的足迹，跟着他们

走 、看 ，保 证 不 迷 路 。 好 多 护 林 员 家

庭，祖辈三代人守山。曾有年轻护林

员为了和伐木贼作斗争而英勇牺牲。

可以说，这里所有的林场工作者从参

加 工 作 那 天 起 ，就 与 大 山 签 订 了 契

约。这契约扎根在他们血管中，每一

次血液循环都携带着守候、爱护、职责

和情怀，犹如那汩汩作响的河流浸润

着这遍山的万物生灵。

前 往 宋 庄 荷 塘 的 路 上 日 头 已 偏

西。南北走向的山岭和天空连接在一

起，说不好是山在天空中，还是天空在

山中。晚霞肆意使用红、黄、粉、灰自

由组合，似凤尾、小象、斑鸠翎或几撇

几捺，遮满半边天。鹅绒藤、香芷、联

毛紫菟、欧丁香、水葱从荷塘边向山坡

错落而去，无尽散淡。山坡上，两棵杨

树的叶子率先黄了，它们的根可能是

老了，也可能是死了，但部分枝活着，

正伸着灰色臂摇晃着零星的叶。在这

里，每棵树的死亡都是缓慢的，即使死

去也站立，直至朽落而变成尘埃。远

处田野里传来农人吆喝牲口的声音，

走在他前面的大小黄牛、小花牛足有

二十只。他弓身用皮鞭威胁，把它们

从青草地畔赶上宋庄村道，然后唠叨

着奔炊烟而去。看得出，他是把牛们

当孩子的，牛的“哞哞”应答声在晚霞

中亲昵而动听。

宋庄荷塘荷花开得不多，荷叶挤挤

挨挨，细茎挑出，带着雾蒙蒙的白，叶脉

如 画 。 荷 塘 里 的 青 蛙 这 时 特 别 不 安

分。不过，它们并非要合唱，而是散兵

游勇似的叫嚣称雄。反倒是蟋蟀，像是

抓着根链条下到了大地最深处，装链条

的滑轮刺耳地响着，一阵又一阵。暮色

微垂，渐渐向山坳围拢。有人在凉亭聊

天，有人在一片宽阔地打起太极拳，还

有人在唱山歌。月亮一会儿隐入灰云

里，一会儿又果断走出来。今夜，它分

外澄明、干净，不排除是荷花姑娘撑把

云梯登上高空为它擦拭过脸蛋。灰黑

云渐渐变为藕粉色，如花瓣环绕在月亮

周围。直到午夜，月亮跨上中空。只是

刹那，整个山坳都亮了，月光洒在大地

雪片般银白。一切都寂静下来，唯有树

影婆娑，枝杈伸向天空、指向月亮。此

时，月是圆的，山坳是圆的，广场是圆

的，荷叶是圆的，旋覆花是圆的，人的笑

脸是圆的。夜鹰在山谷里盘旋飞翔，叫

声婉转。再看横岭，黑色卧龙，星星成

为它身上唯一的亮饰。

“听，有狍子的叫声！”

“不，是野猪的！”有人纠正。

“可能是金钱豹。”

这山林里有 170 多种野生脊椎动

物，听朋友讲它们的故事令人着迷……

三

东边山坳处有团红，红中透亮，太

阳藏在云霞中，浑圆美丽。野鸽子、金

翅鸟在前面带路，它们的身影在宋庄田

野和篱笆上飘荡，翅尖浸染着亮黄的光

泽。喜鹊全身漆黑，想必冬天在森林里

度过，身上还带着残雪的印痕。白雏菊

摇晃，蓝蝶正用触角轻叩它的心门。依

旧是螽斯家族，放出许多话来宣布领

地，湘乐河分支流水叮咚，如诉回应。

昨晚，宋庄里的冯老汉坐在家门口和遇

见的路人闲聊，说他家门口的大槐树有

几百年了，他今年七十七岁，老伴七十

四，他们要和槐树一起老。现在又路过

冯老汉家。他家红砖墙，绿铁门，门口

停辆蓝色农用车。十来个红番瓜和西

葫芦匍匐在菜地里，小黄狗卧在大门

口，正盯着它们打哈欠。冯老汉家门前

的坡底就是宋庄荷塘。

山 坳 无 人 语 ，微 风 掀 动 荷 塘 里 的

每片荷叶，带着些许的、如同翻书的哗

啦声。零星白荷闪烁于茫茫荷叶中，

如同仙子立在水面。木栈道是银杏色

的，曲折荷塘之上，有碧天、绿地、朵朵

白 云 。 一 只 草 蜘 蛛 在 荷 亭 檐 角 结 了

网，舒展肢体正在高处欣赏湖景，看来

没有搭理其他生物的意愿。信步走，

风带来青草的香味。有只红腿白衣水

鸟钻入荷叶，匆忙觅食。“嘎嘎嘎”，不

知从哪里惊起两只似鸭非鸭的家伙，

它们扑棱着肥胖的身体惊慌扑入岸上

的草丛。是麻鸭吧？我对号入座，不

由哑然失笑。我无心扰它们，反倒是

它们的警惕令人觉得可爱。岸上宋庄

传 来 公 鸡 报 晓 的 声 音 ，连 着 两 三 声 。

一只黑猫弓身从村庄方向来，一溜烟

跳上荷塘堤坝，然后轻手轻脚地提起

爪子走。

返 程 路 上 ，车 窗 外 ，河 流 两 岸 虫

鸣 起 伏 ，东 风 柔 软 ，水 草 向 西 。 有 人

打 开 车 窗 ，突 然 ，一 只 黄 斑 蝴 蝶 兴 头

十足飞进来，款款落到一位访客的肩

头 上 。 或 许 ，在 它 眼 里 ，这 满 车 厢 的

人 与 草 木 并 无 大 不 同 ：车 厢 是 丛 林 ，

人们是草木，彩衣是花朵，山风吹来，

它正舞翩翩……

□ 张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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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蜿蜒不平的山路上蠕动着。

雨，静静地悄无声息地下着。车

窗外若隐若现的风景似被高明裁缝

裁剪成了大小不一的美术作品。

汽车猛打一把方向，一个让人不

可思议的急转弯，桑科草原赫然映满

眼帘。

细 花 在 风 中 舞 蹈 —— 红 的 ，粉

的，黄的，紫的，绿的，白的……雨稍

停 了 ，远 处 的 山 包 躺 在 湿 漉 漉 的 草

原的怀抱中，斜风轻轻吹过，似一只

软 绵 绵 的 小 手 轻 轻 地 抚 摸 ，细 草 害

羞 地 一 垅 接 着 一 垅 倒 过 去 ，如 荡 漾

的 水 波 ，由 近 及 远 扩 散 开 去 …… 一

堆 堆 牛 羊 ，一 群 群 马 驼 ，悠 闲 而 惬

意；马背上的牧人，在天际与草原留

出 的 一 条 罅 隙 之 中 ，像 极 了 皮 影 戏

里 的 豪 迈 英 雄 。 涧 水 溪 溪 ，在 斜 阳

下 抖 出 粼 粼 波 光 ，几 个 细 弯 幽 幽 地

从游人的脚底下滑了过去。大鸟低

旋，矫健的英姿，承载着草原千年万

年的灵魂和生生不息的脉动。几只

小马驹，在土棱上相互啃咬着脖颈，

腾 起 前 蹄 ，嘶 叫 高 鸣 。 狂 奔 的 怒 蹄

下 扬 起 的 泥 土 ，一 片 一 片 在 淋 漓 的

空 中 划 出 连 续 不 断 的 抛 物 线 ，如 同

立 体 的 水 漂 ，搅 拌 得 草 原 霎 时 灵 动

起来。

太 阳 的 光 线 渐 渐 弱 下 去 ，草 原

上 的 一 切 被 倾 斜 的 光 线 拉 扯 得 修

长 修 长 。 远 山 上 ，平 洼 里 ，帐 篷 的

小 窗 像 一 只 只 眼 睛 ，透 出 丝 丝 亮

光 ，注 视 着 草 原 的 夜 。 繁 星 点 点 ，

白 日 里 草 地 上 的 绵 羊 和 牦 牛 ，此 刻

走 到 了 银 河 岸 边 饮 水 归 牧 …… 不

大 一 会 儿 ，篝 火 燃 了 起 来 ，长 袖 飘

飘 、舞 姿 飒 爽 的 舞 者 们 ，和 游 人 一

道 手 拉 着 手 ，围 成 一 个 硕 大 的 圆

圈 ，转 动 着 ，欢 呼 着 ，舞 蹈 着 。 火 光

映 照 着 那 一 张 张 激 奋 的 脸 。 这 时 ，

青 稞 酒 的 醇 香 味 ，青 草 和 小 花 美 艳

清 爽 的 混 合 气 味 ，在 高 亢 的 乐 曲

中 ，浓 烈 诱 人 。

苍穹之下的桑科草原，被这热烈

的激情感染得彻夜不眠。

□ 韩治忠

走 近 草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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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高桥的这天，正值立冬。

地处徽县北部的高桥镇，是当地有

名的苗木之乡。隔着车窗，我不时看见

洒满金色阳光的田野里，正在郁郁葱葱

的苗田里劳作的苗农的身影，他们有的

按照苗木的大小在分类，有的拿着草绳

在为分好的苗木打捆，有的扛着打好的

捆往车上装……那富有生命力的绿，似

乎把金色的阳光也染绿了。

我们先来到了坐落在渭儿河边的

郭台村。近几年，郭台村靠着清凌凌的

渭儿河发展起了鹌鹑燕养殖，使这个村

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村。远远地看

过去，渭儿河河床很宽，河流右岸是一

块 块 种 着 冬 小 麦 和 其 他 农 作 物 的 田

地。左岸是杨树与核桃树掩映着的房

舍。走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渭儿河出

现在了我们眼前。金色的暖阳下，水面

上浮着许多白色鹌鹑燕。听见脚步声，

它们有的欢快地扇动翅膀；有的头对着

头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还有几只竟然

浮出了水面，站在河滩上嘎嘎嘎地高声

鸣叫起来，我们都被它们憨敦敦的样子

给逗笑了。

拐过一个大弯道，行驶了不多几分

钟，我们便来到了木瓜村。只有百来户

人口的木瓜村是高桥镇的苗木大村，这

个村以种植落叶松为主。

眼前广袤的苗田里，全是不足二

尺高的幼苗。在行与行的中间，留着

二尺见方的步道，是专门留给游人观

光用的。绿得有些发黑的松树苗，时

不时地拂着我的膝盖，仿佛在阻扰着

我的脚步。我转换了方向刻意走在了

步道的中间。在这绿如海洋般的苗田

里，有那么一瞬，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

了少年时光：穿着一件红格子上衣，肩

上背着用两个灰色布条做成肩带的背

篓，和一个叫燕娃子的玩伴，向着一个

叫金家坡的地方走去。那里的一块长

着一棵结着“软蛋柿”的柿子树的荒地

里，生长着许多叫鬼针、牛苍耳、连家

拐的猪草，我和燕娃子要用一把豁了

一点小口子的镰刀，赶在天黑之前把

它们割回来……

一只不知名的鸟从我的头顶飞了

过去，它的叫声把我唤回到眼前的现

实中来。其实这里也正是集产业观光

与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一处景区。在苗

木基地对面的景区里，有秋千、阶梯式

露台、吊床、茅亭，还有用几根木头搭

建的简易小桥，处处都体现着一种唐

诗宋词的遗韵。一个同伴介绍说，这

个 景 区 是 结 合 观 光 苗 田 打 造 的 集 露

营、烧烤、纳凉为一体的休闲广场，春

夏秋三季来这里最好。虽然现在并不

是旺季，但我更喜欢这里的幽静，让我

重拾了一段少年时光。

此时，冬阳已经西斜，斜阳使眼前

的田野有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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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敞亮的柏油路，穿过风光旖旎

的六分湿地，就到了花城湖。

花城湖地处酒泉市区向北二十多公

里的小山坳，由祁连山冰雪融水地表径

流和地下浸出共同作用而成。左出可到

嘉峪关，右进可达金塔、额济纳旗、居延

海。花城湖正好处于酒泉城区、金塔县

城和嘉峪关市区这个三角区的中心。

如今的花城湖已成旅游景点。仲

夏，站在花城湖远眺，上游蜿蜒缭绕，犹

如一条绿色的玉丝带；俯瞰花城湖，在

巍峨的祁连山脚冲积扇上，有点小鸟依

人的感觉。

花城湖是大漠的掌上明珠。花城

湖的美，不在于山，不在于水。在于人

们以为不会有山的地方有了山，不会有

水的地方有了水。你说是江南水乡吧，

远望群山兀立；你说是北方湿地吧，波

光粼粼的湖面，冷不丁鲤鱼打挺。尤其

是那一处处各具造型的芦苇荡，简直就

是水上雅丹，仿佛到了小时候留存在记

忆深处令人神往的微山湖、白洋淀。

进入山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处长长

的风铃通道，装扮得像花的海洋，叮叮

当当，引人入胜。我们沿右手方向拾级

而上，参观了“天乐城”古城堡遗址，看

到了玲珑石，聆听了“花城王子”与玲珑

奇异的爱情故事。之后坐着过山车向

远处探看，想要把这湖山形胜一股脑儿

揽入怀中。

花 城 湖 俨 然 是 一 幅 历 史 画 卷 。

这 里 北 方 佳 人 、绝 世 独 立 ；这 里 风 劲

草盛、水泽云舒；这里金戈铁马、英气

长存……

□ 王红星

花 城 湖 上

一种甜蜜

击中我的心跳

带走了梦中的诗与远方

留下的 是一条长长的轨迹

在历史的天宇

记忆无法删减的地方

取经的玄奘从这里穿过

文成公主的脚印从这里穿过

还有那一串长长的驼铃

踩出的一条用丝绸命名的路

从我家门前穿过

啊 我的故土我的家园

生出钢铁的翅膀

□ 尤效清

高铁穿过我的
村庄

绿皮快马

昂首穿出山的夹缝

不及作别

丢在身后的西北风寒

深陷的黄土蹒跚了

远行的脚步

临近一年的起止

归乡人掸去的仆仆风尘

又筑起新的站台

站外的铁栅栏太过低矮

一如既往

拦不住家乡的夜阑景明

兰山高处

看万家灯火，烟波浩渺

比星河璀璨

滨河步道

放灯拳拳之心

落进那条河，可映归途

□ 仲 翔

河映归途

枝头上

内心的火热，冬日里

肆意延伸。季节的深处

点燃了一棵树的憧憬

以及冬天的所有热情

一束腊梅，犹如冬日的

灯盏，被季节举过头顶

独自绽放，不惧严寒

这冬天的火苗，燃烧了

整个人间的诗意情怀

素笔轻描，勾勒出线条

从季节的变幻中图腾

十万腊梅，就是一团火

照耀着走向春天的路途

□ 何军雄

腊 梅

白亮哈溪河，祁连雪山染了

又染

洇上湿湿云朵棉花

绣上白牦牛和牡丹

在山谷缝隙里缠绕

有时被时光芦苇悄悄淹埋

今天，流经石头、草甸、树丛、

灌木林

阳光银针牵着丝线

绣着山里的绿色和生活

把山之青、花之香、树之荫

缝进一幅山水里

丝绸带动的风

穿过摸云亭，穿过哈溪

穿过生活，穿过山河

吹拂雪山、草木、人生

此刻雪山、草木、村庄和我

静静扪着胸膛倾听自己的心跳

□ 谢荣胜

星光里淘洗的
丝绸之路


